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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
荔
園Super

Sum
m
er

2015

﹂
明
天
︵
26
日
︶
開

幕
，
打
算
抽
時
間
去
緬
懷
一

下
，
昔
日
荔
園
最
輝
煌
時
期

是
上
世
紀
六
十
至
八
十
年

代
，
當
年
香
港
才
三
百
萬
人
口
，
荔
園
一
年
就

有
三
百
萬
遊
客
。

說
到
要
懷
舊
，
不
敢
抱
太
大
期
望
，
畢
竟
，

﹁
荔
園Super

Sum
m
er
2015

﹂
可
以
用
科
技

複
製
硬
件
，
但
複
製
不
了
靈
魂
。

荔
園
的
靈
魂
，
在
鬧
市
中
的
動
物
園
，
給
了

城
市
人
的
世
外
情
趣
。
當
年
的
美
孚
地
段
，
擁

有
荔
園
和
宋
城
兩
大
樂
園
，
居
民
和
猛
獸
做
鄰

居
，
古
裝
人
近
在
咫
尺
，
生
活
多
樂
趣
。

荔
園
是
我
們
三
代
同
堂
的
朝
聖
地
，
餵
大
象

﹁
天
奴﹂
，
探
獅
子
、
老
虎
、
馬
來
熊
、
金
錢

豹
、
駱
駝
、
長
頸
鹿
、
長
臂
猿
、
大
猩
猩
等
，

是
父
母
給
我
童
年
的
獎
賞
，
也
是
我
們
給
下
一

代
的
獎
賞
。

最
記
得
荔
園﹁
猛
虎
越
柙﹂
一
役
，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的
一
個
中
午
，
收
音
機
報
告
新

聞
，
猛
虎
走
出
獸
籠
在
樂
園
漫
步
，
當
時
整
個

社
會
都
哄
動
，
職
員
擴
音
勸
告
遊
客
迴
避
，
猛

虎
在
園
內
亂
闖
，
鳥
獸
哀
鳴
，
警
方
在
荔
園
內

外
荷
槍
實
彈
，
擾
攘
三
小
時
之
久
，
始
由
警
方

神
槍
手
用
麻
醉
槍
將
之
射
擊
。
幸
而﹁
猛
虎
越

柙﹂
地
點
僅
在
荔
園
遊
樂
場
範
圍
內
，
如
果
逃

出
市
區
，
後
果
真
不
堪
設
想
。

野
生
動
物
於
我
們
，
既
這
麼
近
，
又
那
麼

遠
，
我
們
對
猛
獸
的
認
識
，
都
是
來
自
荔
園

的
啟
蒙
。
今
天
城
市
發
展
，
動
物
園
已
無
法

在
鬧
市
佔
一
席
位
，
小
孩
子
認
識
野
獸
，
觀

感
來
自
電
視
畫
面
；
要
不
，
到
內
地
動
物
園

參
觀
；
富
裕
家
庭
還
可
以
到
外
國
野
生
動
物

園
，
與
猛
獸
零
距
離
接
近
。
我
們
是
有
理
由

緬
懷
荔
園
的
。

曾與猛獸這麼近

高
考
是
每
年
的
話
題
中
心
，
高
考
作
文
即
是
中

心
的
中
心
。
正
如
颱
風
，
不
管
外
圍
變
化
多
麼
劇

烈
，
颱
風
的
中
心
總
是
不
變
的
，
看
上
去
波
瀾
不

興
，
實
則
暗
流
湧
動
。

幾
十
年
來
作
文
的
規
則
中
有
一
句
鐵
打
的
提

示
：
文
體
不
限
，
詩
歌
除
外
。
前
幾
年
某
些
省
份
破
了

下
規
矩
，
冒
出
了
幾
首
讓
人
稱
羨
的
詩
歌
，
也
發
現
了

幾
個
寫
作
能
手
，
但
後
來
又
偃
旗
息
鼓
了
。

有
一
個
疑
問
一
直
想
問
，
高
考
作
文
為
何
如
此
懼
怕

詩
歌
？

中
國
是
詩
歌
大
國
，
打
開
文
學
史
，
是
從
︽
詩
經
︾

開
始
的
。
從
古
風
而
格
律
，
唐
詩
宋
詞
元
曲
，
直
至
現

代
產
生
的
白
話
自
由
詩
，
一
切
都
昭
示
咱
們
的
詩
歌
底

蘊
。
可
是
，
今
人
離
詩
歌
愈
來
愈
遠
確
是
事
實
，
不

過
，
遠
到
把
詩
歌
排
除
在﹁
文
體﹂
之
外
，
真
的
有
些

讓
人
詫
異
。
既
然
是﹁
文
體
不
限﹂
，
又
為
何﹁
詩
歌

除
外﹂
？
可
見
，
當
今
的
教
育
部
門
已
經
把
詩
歌
逐
出

文
體
之
外
。

這
問
題
就
有
些
嚴
重
了
。

在
我
看
來
，
高
考
之
所
以
懼
怕
詩
歌
，
與
其
說
是
教

育
界
的
無
知
，
不
如
說
是
他
們
的
低
能
。
因
為
教
育
界

的
回
應
，
最
核
心
的
理
由
是
：
詩
歌
很
難
標
準
化
，
很

難
判
卷
。

理
由
貌
似
成
立
，
但
經
不
起
細
究
。

假
定
我
完
全
承
認
他
們
這
兩
個
理
由
，
那
麼
，
問
題

恰
恰
也
就
隱
藏
在
這
兩
個
理
由
其
間
。

第
一
個
理
由
：
很
難
標
準
化
。
這
是
實
情
，
讓
一
首

詩
歌
標
準
化
確
實
很
難
，
而
且
如
果
真
的
做
到
了
標
準
化
，
詩
歌

也
就
死
了
。
可
是
再
深
追
一
句
：
文
章
就
可
以
標
準
化
嗎
？
但
今

天
的
高
考
，
豈
止
作
文
，
所
有
的
試
卷
都
標
準
化
了
，
都
把
回
答

簡
化
成
打
勾
或
打
叉
。
非
黑
即
白
式
的
判
斷
正
在
讓
我
們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青
少
年
，
思
維
陷
入
簡
單
化
、
機
械
化
。

這
種﹁
理
科
思
維﹂
如
果
僅
用
在
數
理
化
的
工
具
性
學
科
，
似

乎
弊
端
還
不
明
顯
，
但
用
於
人
文
學
科
卻
是
大
大
的
謬
誤
。
文
史

哲
教
人
的
是
世
界
觀
乃
至
宇
宙
觀
，
是
形
而
上
的
。
你
無
法
讓
思

想
的
表
述
精
確
到
小
數
點
，
同
樣
也
無
法
把
複
雜
的
思
緒
納
入
A

或
B
兩
個
簡
單
的
選
項
。
雖
然
我
們
有
作
文
課
，
但
我
們
依
然
想

把
文
章
納
入
標
準
化
，
文
章
便
肢
解
成﹁
段
落
大
意﹂
、﹁
中
心

思
想﹂
，
那
些
奇
妙
的
想
像
、
大
膽
的
字
句
都
被
扼
殺
殆
盡
。
如

此
標
準
化
的
考
試
模
式
，
怎
能
不
懼
怕
天
馬
行
空
的
詩
歌
？

第
二
個
理
由
：
很
難
判
卷
。
這
又
觸
到
了
痛
處
，
但
不
是
考
生

的
痛
，
是
考
官
的
痛
。

考
官
判
一
篇
作
文
的
時
間
，
平
均
一
分
半
鐘
，
也
就
是
九
十

秒
。
試
想
九
十
秒
鐘
的
時
間
，
八
百
字
都
無
法
從
頭
讀
到
尾
，
更

沒
法
品
味
，
只
能
憑
事
先
擬
好
的
判
卷
標
準
，
一
目
十
行
地
掃
描

﹁
關
鍵
詞﹂
，
這
種
連
普
通
文
章
都
難
以
盡
閱
的
判
卷
方
式
，
怎

麼
能
評
判
得
了
文
字
之
巔
的
詩
歌
呢
？
今
天
的
教
師
們
，
其
實
都

經
歷
過
高
考
，
他
們
已
經
被
標
準
化
訓
練
得
乖
巧
，
對
詩
歌
早
就

有
隔
膜
，
恨
不
得
剔
除
乾
淨
。
如
果
不
是
教
學
大
綱
上
還
有
古
詩

文
的
背
誦
要
求
，
他
們
是
不
想
提﹁
詩
歌﹂
的
。
所
以
這
個
理
由

只
能
證
明
，
我
們
的
考
官
們
集
體
不
及
格
。

高
考
語
文
怎
麼
考
？
我
的
觀
點
是
，
首
先
把
語
文
試
卷
比
重
顛

倒
過
來
，
作
文
佔
七
十
分
，
古
文
閱
讀
理
解
佔
三
十
分
。
因
為
所

有
的
語
法
修
辭
和
字
詞
句
，
都
是
為
寫
文
章
服
務
的
，
學
語
法
是

手
段
，
寫
文
章
是
目
的
，
寫
不
好
文
章
，
一
切
語
文
知
識
等
於

零
。
一
篇
文
章
足
可
把
現
代
語
文
全
部
檢
閱
了
。
古
文
閱
讀
理

解
，
是
為
考
生
奠
定
養
分
，
與
傳
統
文
化
割
裂
。
如
果
排
除
了
這

些
細
枝
末
節
的
語
文
知
識
，
作
文
判
卷
的
時
間
將
會
成
倍
增
加
，

作
文
才
能
得
到
應
有
的
關
注
。
在
如
此
情
形
下
，
詩
歌
才
可
能
走

進
作
文
。
這
也
正
是
回
到
人
文
教
育
的﹁
原
點﹂
。

只
是
不
知
道
，
面
對
這
個
陌
生
的﹁
原
點﹂
，
當
今
的
老
師
是

否
比
學
生
更
恐
懼
？

高考作文為何懼怕詩歌？

︽
荷
馬
史
詩
︾
有
一
個
篇
章
︽
特

洛
伊
戰
爭
︾
，
講
的
是
兩
個
男
人
為

了
爭
奪
一
個
女
人
而
發
起
了
一
場
戰

爭
，
今
日
的
男
人
大
概
不
會
如
此
動

真
情
或
真
格
，
倒
是
覺
醒
了
的
女
人

勇
於
為
個
人
和
家
園
而
主
動
競
爭
。

在
香
港
人
盼
了
十
多
年
的
特
首
普
選
被

少
數
派
議
員﹁
扼
殺﹂
之
際
，
對
岸
的
台
灣

則
拉
開
了
明
年
最
高
領
導
人
大
選
的
序
幕
，

隨
着﹁
立
法
院
副
院
長﹂
洪
秀
柱
於
上
周
通

過
三
成
以
上
的
支
持
率
門
檻
、
並
經
黨
內
中

常
會
核
備
提
名
，
代
表
國
民
黨
參
選
，
她
將

跟
代
表
民
進
黨
的
蔡
英
文
正
面
對
決
，
形
成

台
灣
媒
體
所
說
的﹁
兩
個
女
人
的
戰
爭﹂
。

雖
然
經
過
了
上
世
紀
初
南
亞
女
領
袖
們

崛
起
和
沒
落
，
以
及
歐
洲
、
南
美
和
東
亞

︵
韓
國
︶
陸
續
出
現
民
選
女
總
理\

總
統

後
，﹁
女
領
袖﹂
這
個
詞
不
再
是
潮
語
，
也

談
不
上
悲
情
悲
壯
，
然
而
，﹁
女
人
之
爭﹂

仍
然
是
媒
體
的
熱
門
話
題
，
尤
其
是
兩
個
從

未
結
過
婚
的
單
身
女
人
。

經
歷
通
四
年
前
的﹁
大
選﹂
，
蔡
英
文
雖
然
輸
給
馬

英
九
，
但
因
為
得
票
相
差
不
多
，
她
雖
敗
猶
榮
，
尤
其

她
在
雨
中
發
表
的﹁
敗
選
演
說﹂
，
態
度
誠
懇
、
言
辭

真
切
，
更
贏
得
讚
譽
，
為
她
在
四
年
後
的
今
日
捲
土
重

來
奠
定
了
基
礎
。
加
上
國
民
黨
執
政
上
的
無
能
，
尤
其

經
過
去
年
底﹁
九
加
二﹂
四
級
地
區
選
舉
中
兵
敗
如
山

倒
後
，
令
人
以
為
，
形
象
理
性
的
蔡
英
文
當
選
幾
乎
無

懸
念
。
卻
冷
不
防
，
遲
遲
找
不
到
理
想
人
物
出
選
的
國

民
黨
突
然
冒
出
一
位
名
不
經
傳
的
女
將
洪
秀
柱
。
雖
然

已
經
六
十
七
歲
，
但
她
卻
活
力
十
足
，
更
因
詞
鋒
凌
厲

被
封
為﹁
小
辣
椒﹂
，
而
且
，
在
蔡
英
文
對
兩
岸
政
策

含
含
糊
糊
時
，
她
則
明
確
而
大
膽
地
提
出﹁
一
中
同

表﹂
，
指
出
兩
岸
目
前
是
含
兩
個
憲
政
政
府
的
一
個
國

家
，
予
人
耳
目
一
新
，
其
民
調
得
分
也
一
度
領
先
於
知

名
度
甚
高
的
蔡
英
文
。

記
得
我
去
年
在
台
北
看
市
長
選
舉
時
，
深
深
感
到
年

輕
人
對
國
民
黨
總
被
官
二
代
或
富
二
代
包
攬
政
治
機
會

強
烈
不
滿
，
洪
秀
柱
那
種
體
驗
過﹁
三
餐
不
繼﹂
的
平

民
形
象
拉
近
了
跟
選
民
的
距
離
，
因
此
，﹁
破
竹
而

出﹂
的
她
令
深
藍
陣
營
重
燃
希
望
。

只
是
，
新
鮮
感
一
過
，
隨
着
競
選
的
深
入
，
負
面
新

聞
將
越
挖
越
多
，
能
言
善
辯
的
洪
秀
柱
也
被
指
為
咄
咄

逼
人
，
可
能
嚇
走
溫
和
的
中
間
派
。
看
來
，
在
權
力
追

逐
的
戰
場
不
再
分
男
女
，
兩
個
女
人
的
戰
爭
或
許
只
提

供
養
眼
的
視
覺
效
果
罷
了
。

兩個女人的戰爭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自
從
智
能
手
機
面
世
那
刻
開
始
，
它

已
成
為
我
們
的
日
常
必
需
品
。
通
電

話
、
發
訊
息
、
拍
照
應
算
是
三
大
高
居

榜
首
的
功
能
。
都
市
人
喜
歡
用
手
機
拍

照
的
程
度
，
可
以
從
飯
局
中﹁
手
機
先
吃﹂
、
每
天
自

拍
九
十
九
張
找
完
美
相
分
享
等
可
見
一
斑
。

拍
照
、
網
絡
上
載
與
人
分
享
，
有
的
為
了
與
親
朋
好

友
分
享
好
東
西
；
有
的
為
了
滿
足
虛
榮
心
，
讓
別
人
知

道
你
與
哪
位
大
人
物
在
一
起
、
到
哪
高
級
餐
廳
吃
飯
；

有
的
為
了
記
錄
情
侶
間
愛
的
日
記
、
孩
子
成
長
歷
程
；

有
的
為
了
把
自
己
所
見
的
社
會
怪
現
象
分
享
，
讓
人
更

了
解
自
己
。
世
事
沒
絕
對
正
確
與
錯
誤
，
但
有
分
恰
當

與
否
。
早
前
，
有
國
際
極
端
組
織
成
員
在
他
們
指
揮
部

前
自
拍
並
上
載
到
社
交
網
絡
，
結
果
其
指
揮
部
不
到
二

十
四
小
時
就
給
敵
軍
轟
炸
了
；
公
務
員
執
勤
時
自
拍
，

擺
出
各
適
其
適
的
姿
勢
，
還
即
時
上
載
網
上
，
結
果
當

然
被
刊
登
在
港
聞
版
，
相
關
部
門
的
新
聞
官
又
要
為
其

解
畫
；
每
年
公
開
考
試
期
間
，
總
有
學
生
在
試
場
拍
照

或
把
考
試
證
上
載
公
開
，
結
果
被
取
消
考
試
資
格
。
拍

照
本
身
在
大
多
數
情
況
下
並
無
不
妥
，
問
題
是
上
載
到

社
交
網
絡
或
分
享
給
他
人
，
就
是
犯
了
職
場
的
低
級
錯

誤
。
一
個
人
從
踏
進
社
會
那
刻
開
始
，
你
已
不
止
是
代

表
自
己
了
，
在
別
人
眼
中
你
是
A
機
構
職
員
、
B
組
織

成
員
、
C
學
校
學
生
。
網
絡
本
身
就
是
把
所
有
可
能
性

連
在
一
起
，
所
以
公
私
不
分
也
合
情
合
理
。

現
在
有
些
機
構
在
招
聘
時
，
多
加
了
在
社
交
網
絡
搜

尋
求
職
者
資
料
一
環
，
看
看
那
人
會
否
在
面
書
口
不
擇
言
罵
前
僱

主
或
私
生
活
不
檢
點
等
。
聘
請
一
位
忠
誠
厚
道
、
守
口
如
瓶
的
員

工
是
常
識
吧
！
朋
友
在
投
資
銀
行
當
總
裁
，
一
晚
準
備
就
寢
時
看

看
面
書
，
發
現
下
屬
居
然
把
客
戶
機
密
檔
案
拍
照
上
載
，
附
上
一

句
：﹁
沒
完
沒
了
工
作
，
誰
給
我
加
班
費
。﹂
朋
友
氣
得
七
竅
生

煙
，
又
看
到
其
他
人
在
下
面
留
言
：﹁
你
快
刪
除
相
片
吧
，
看
來

你
明
天
開
始
不
用
加
班
了
。﹂
朋
友
只
輕
嘆
一
句
：﹁
不
怕
神
一

樣
的
對
手
，
只
怕
豬
一
樣
的
隊
友
！﹂

網上分享 停一停想一想
思旋
天地
思 旋

六
月
初
在
雲
南
舉
行
的﹁
雲
台
會﹂
，
已

經
是
第
四
屆
了
。
這
一
屆
的
主
題
，
是﹁
推

介
雲
南
融
入﹃
一
帶
一
路﹄
國
家
發
展
策

略
，
面
向
南
亞
東
南
亞
輻
射
中
心
建
設
，
雲

南
橋
頭
堡
建
設
，
促
進﹃
台
企
入
滇
，
西
進

東
盟
，
開
拓
南
亞﹄
戰
略
實
施﹂
。

我
應
中
聯
辦
之
邀
到
了
昆
明
，
在
開
幕
式
上
看

到
了﹁
海
峽
兩
岸
共
同
市
場
基
金
會
榮
譽
董
事

長﹂
蕭
萬
長
。
做
過
台
灣
「
經
濟
部
長﹂
和
「
副

總
統﹂
的
蕭
萬
長
，
我
印
象
深
刻
的
，
是
當
年
他

到
美
國
訪
問
時
，
由
於
懂
美
式
足
球
，
交
談
甚

歡
，
獲
得
了
豐
碩
的
成
果
。
他
這
次
第
一
次
參
加

雲
台
會
，
據
說
建
議
都
受
到
當
地
官
員
歡
迎
，
期

望
第
五
屆
雲
台
會
有
更
豐
碩
的
成
果
。

想
當
年
，
台
灣
就
是
靠
中
小
企
業
走
出
了
台

灣
，
走
向
了
世
界
。
沒
有
中
小
企
，
台
灣
的
經
濟

就
沒
有
輝
煌
的
成
就
。
如
今
面
對
台
灣
經
濟
的
低

迷
，
還
是
得
依
靠
中
小
企
的
努
力
去
創
造
成
績
。

我
覺
得
，
除
了
台
灣
的
中
小
企
之
外
，
任
何
華
人
，
只
要
想

創
業
的
，
都
可
以
到
雲
南
去
看
看
，
多
的
是
創
業
的
機
會
。
比

如
我
在
昆
明
吃
到
的
香
蕉
，
味
道
就
和
香
港
常
吃
的
菲
律
賓
蕉

不
同
，
可
以
嘗
試
打
破
菲
律
賓
蕉
獨
佔
的
香
港
市
場
。

又
如
我
在
騰
沖
著
名
的
古
鎮
和
順
，
在
一
家
很
有
特
色
的
小

咖
啡
店
裡
喝
了
一
杯
自
種
的
雲
南
圓
豆
咖
啡
，
喝
完
後
半
小

時
，
口
中
咖
啡
的
餘
韻
猶
存
，
比
我
在
香
港
喝
過
的
美
式
咖
啡

味
道
濃
郁
芬
芳
得
太
多
了
。
我
問
店
主
，
假
如
自
己
開
咖
啡

店
，
可
以
訂
購
嗎
？
當
然
可
以
了
，
而
且
在
收
到
訂
單
後
才
開

始
烘
焙
，
空
運
送
貨
，
務
求
保
存
咖
啡
的
鮮
美
，
再
訂
再
烘
焙

送
出
。
而
且
咖
啡
是
當
地
自
種
，
保
證
品
質
不
變
。

雲
南
的
特
產
多
不
勝
數
，
到
當
地
親
自
去
品
嚐
，
對
個
人
創

業
必
有
收
穫
。
雲
台
會
，
其
實
不
止
是
對
台
灣
中
小
企
入
滇
從

而
面
向
南
亞
東
南
亞
那
麼
單
純
，
凡
是
有
志
創
造
機
會
給
自
己

的
華
人
，
都
可
以
親
臨
體
會
。

雲台會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二零零五年，當時的國務院領導看望錢學森的
時候，錢老感慨說，我們國家沒有完全發展起
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按照培養科
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
特的東西。錢老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培養
不出傑出的人才？」
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整整十年過去了，情況並無大的改觀。不僅學
校、教育難以培養出傑出人才，放眼望去，各行
各業似乎都存在這個問題。這一癥結，由於近期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更增添了嚴重性、緊迫性，
因為各級政府領導都在強調創新，都希望通過創
新來激發民間活力，而創新需要人才，並且需要
大批人才，只有眾多人才不斷湧現，才能拉動經
濟，保持增長。
是啊，許多事情都是這樣，只有任其耽擱、遲
延、拖沓，直至威脅到生活的運轉了，才引起人
們的驚駭。
為什麼我們培育不出傑出的人才？為什麼難以
產生讓人眼前一亮的俊彥？
先從我一個朋友說起吧。
朋友姓陳，名雲飛，名字很氣派，志向也遠

大。早年我租住在郊區半工半讀時，他恰好賃住
在我旁邊，也是一邊上班，一邊讀書寫作。他主
要寫電影劇本，我看過他幾個本子，寫得不錯，
很有想像力，頗具才氣。他立志要成為中國一流
的劇作家，後來調入一間雜誌社工作，並很快成
為採編骨幹。一九九八年長江流域暴發洪災，他
被派去報道抗洪救險，寫出多篇生動感人的通訊
和特寫。從南方回來後，他受到社裡表揚與嘉
獎，那幾年，他的作品連續獲得省級和國家級獎
項。雖然忙於工作，但他並沒有忘記以前的理
想，為了寫出滿意的劇本，他抓緊一切可以利用
的時間讀書，增加知識儲備，提高寫作水平。由

於喜讀書，好沉思，他給同事留下了個性強、孤
僻、不苟言笑的印象。二零零九年，雜誌社換了
領導，鑑於廣告大幅減少，經營形勢不善，社裡
下令全員創收。這下可把陳難住了。他，一個書
生，一個埋首書卷、羞言錢財之人，讓他去採訪
單位攬廣告，與受訪人談錢，真愁煞他也！因為
不能完成創收任務，陳受到了批評，又由於他平
常不與大家聊天、打牌、吃飯，每逢民主票選或
測評便得分不高，因此在職務晉升、職稱評定上
吃虧連連。其間精雕細琢，寫出過好幾個劇本，
但苦於在文藝圈沒有關係，無人提攜，寄出後石
沉大海。此外，雜誌的欄目設置和編排也發生了
改變，他拿手的深度報道及社會評論，幾乎沒有
了發表園地。凡此種種，都將陳置於一個非常尷
尬的境地，對比十幾年前的文思奔放、才華飛
揚，他現在是失意潦倒、落魄無奈，只能忍氣吞
聲。
我們看到，一個人由於有個性，不擅長和同事

交往，就遭到眾人的奚落和排擠；一個人由於有
理想，不願隨波逐流，就受到單位和體制的指責
與排斥；一個人由於沒有熟人引薦，儘管傾注了
巨大熱情和努力，但寫出來的東西如墜溝壑，渺
無回音。在這樣一種單位和社會生態中，怎能成
長出愛憎分明、文筆酣暢的人才呢？值得擁有才
華橫溢、卓爾不群的俊傑嗎？也怪不得這麼多年
電影和戲劇界極少產出具有深刻思想力度的大作
及優秀作家了。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有所

建樹的人，大多有個性，有人還有較強烈的個
性。這種個性既先天使然，也與後天閱歷相關。
當一個人經過多年苦讀、思索、磨礪、修煉，在
學科和行業內斐然有成，他當然會有自己的素
養、品位，他當然有自己的氣節、器識，他自然
看不慣那些混天度日、吃喝玩樂、蠅營狗苟的

人，更不會與他們情趣相投，並且，如果上司是
那種缺少學養、只會玩弄權術之人，他也要看不
起。
嚮往崇高、追求純粹、迷戀形而上思維的人，
多秉性正直，他們執着於學問，一心攀爬心目中
的高峰。因為過於專注，往往疏於交際，身上難
免帶有幾分才子氣，讓別人覺得生分、彆扭、不
好接近。而且，學問領域的思維方式和邏輯，天
然與單位的環境生態和行政邏輯不合，也與權力
統轄一切的氣勢和慣性相悖，這都容易讓這種人
在單位形單影隻、孤立無援，許多時候和情況
下，陷入與環境和他人的齟齬，更常和掌握權柄
的人產生衝突。今昔何昔，此時何時？這些年，
一邊是市場經濟、金錢量衡天下，一邊是官僚通
吃，權力佔有支配一切。權力的威嚴和權勢的霸
氣，足以撼天動地，豈肯輕讓幾位自以為是的才
子呢？所以，在各式各樣的機關、院校和文化單
位裡，凡以專業知識和技能見長，不善於和同事
周旋的人，凡恃才傲物、不願向權力和主管大員
低眉折腰的人，多不受重用，多被棄置在某個偏
冷的角落裡，任風吹雨打，歲月消磨，他們欲憑
一技之長一鳴驚人，出人頭地？他們以為僅靠才
識和勤奮就能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太可笑
了，太迂腐了。
我以為，許多行業和領域難產傑出人物，難有
讓人矚目和欽佩的成就，原因大半出處於此。
其實，問題還可以反着問。為什麼這麼多年

來，我們身邊有太多的平凡庸碌之人？為什麼不
少人身上染滿了江湖氣？流氓氣？為什麼反倒是
這些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佔盡風光，遊走八
方，弄潮江頭？
有人這樣說，這是一個單面的時代，大家讀一
樣的書，考試也一樣，生活方式也一樣。社會結
構本身就讓你單一，生活沒有劇情了，人們的思
想方法、生活態度、語言習慣愈來愈乏味。在這
樣的人群中，「不再有理想問題，只有謀生問
題」。既然要生存，而且要比別人活得好，一些
人就開始望風、站隊、奉承、拍馬、依附、拉
幫、結派。這些人雖無大惡，卻心地陰沉；雖有

文化，實為市儈。他們汲汲於一己私利，緊緊盯
着學銜、官位，千方百計，鍥而不捨。種種計謀
和手段雖擺不上桌面，但契合了社會的某種氣
候，因而十分見效。這就更讓此類人欣賞自己的
聰明，確認自己的經略謀劃和處世之道英明無
比，自己才是洞悉時代秘密的人。環顧周遭，唯
我最能，他們時常得意地開懷大笑。
正是在這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自鳴得意
中，許多立志高遠的人遭到排擠、打壓，正是這
些人的冷漠、偏見、狹隘、權謀、「山頭主
義」，使各類獨具才華的人找不到出路，遇不見
知音。「萬山不許一溪奔」，一些本來可以成就
一番事業的人，被圍困在密不透風的「鐵屋子」
裡，苦度半生，前途無望，智慧與才華空付東
流。
經濟要增長，民族要復興，民智民心當首開，
人才最要緊。社會氛圍和機制要有利於人才的出
現，「東方式的嫉妒」要不得，俗氣的成見和偏
狹必須解除或減輕，權力與權威要容納人才的個
性和自由意志，要給他們空間。「海闊憑魚躍，
天高任鳥飛」，只要陽光充足，環境開明，土壤
適宜，各種人才何愁不奔湧而出？

人才的難產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日
前
路
過
大
笨
象
銀
行
，
看
到

門
前
人
山
人
海
，
人
龍
長
到
轉
了

好
幾
個
大
彎
，
也
就
慶
幸
自
己
有

先
見
之
明
，
當
初
要
是
參
加
超
大

額
新
鈔
遊
戲
，
真
是
抽
中
了
，
就

是
長
龍
裡
頭
一
個
角
色
了
。

天
生
有
恐﹁
龍﹂
症
，
從
來
最
怕
排

隊
，
就
算
平
日
一
點
五
十
分
陪
朋
友
到

食
肆
，
碰
上
兩
點
下
午
茶
時
間
，
也
不

耐
煩
傻
兮
兮
獃
在
門
外
等
入
場
消
耗
那

十
分
鐘
腳
骨
力
，
總
覺
得
時
者
金
也
，

十
分
鐘
已
足
以
買
回
那
個
八
九
折
餐

價
，
就
算
是
高
調
聲
明
派
錢
的
金
龍
銀

龍
，
夾
在
隊
伍
裡
也
給
龍
鱗
刺
得
渾
身

不
舒
服
，
何
況
這
麼
大
的﹁
龍
蛤﹂
，

捉
得
到
也
身
水
身
汗
。

香
港
人
有
排
隊
癮
，
連
三
兩
塊
錢
巧

克
力
糖
之
類
廣
告
的
宣
傳
產
品
，
也
常

看
到
身
光
頸
靚
的
長
龍
，
就
不
要
說
獅

子
頭
巨
鈔
了
，
相
信
目
的
不
在
獵
物
，

心
靈
空
虛
，
排
隊
為
了
安
全
感
。

而
且
為
口
腹
排
隊
者
多
，
食
品
好

吃
，
店
前
就
會
出
現
人
龍
，
什
麼
珍
珠

奶
茶
、
葡
撻
這
樣
平
平
無
奇
的
小
食
，

便
風
靡
過
很
長
一
段
日
子
，
人
吃
我

吃
，
明
明
是
羊
群
不
是
龍
。

有
些
長
龍
長
得
莫
名
其
妙
，
居
處
附

近
一
家
貴
價
燒
味
飯
店
，
好
幾
年
前
，

每
到
下
班
時
分
都
其
門
如
市
，
有
心
光

顧
，
還
是
給
長
龍
嚇
怕
，
直
至
有
天
鄰

居
請
客
，
孝
順
仔
說
他
老
頭
子
愛
吃
燒

肉
，
除
主
菜
外
還
買
了
該
店
燒
肉
，
老

人
家
下
箸
後
連
說
入
口
不
如
聞
名
，
該

店
子
的
燒
肉
不
外
多
下
了
糖
，
除
了
吸
引
嗜
甜
食

客
之
外
，
並
無
多
大
特
色
，
大
家
都
有
同
感
，
認

為
反
而
有
失
傳
統
燒
肉
風
味
，
大
概
做
生
意
也
講

運
氣
，
店
子
勝
在
風
水
好
。

這
兩
年
聽
說
老
店
已
由
第
二
代
接
手
，
聰
明
的

太
子
爺
有
新
思
維
，
電
子
計
算
機
比
老
子
的
算
盤

靈
活
，
訓
練
到
掌
肉
師
傅
低
頭
切
肉
、
睜
眼
看

人
，
沒
老
一
輩
生
意
人
童
叟
無
欺
那
一
套
了
，
加

上
出
貨
快
捷
，
質
素
下
降
，
伙
記
清
閒
多
了
。

香
港
七
百
萬
人
口
，
生
意
做
得
好
，
一
傳
十
，

十
傳
百
，
口
碑
有
力
過
廣
告
，
也
就
不
難
見
長

龍
，
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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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條龍說到那條龍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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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自鳴得意中，許
多立志高遠的人遭到排擠、打壓。 網上圖片


